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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问世不过三百来年，但是，其续书之
多，据吴组缃先生估计，已超过三十种了（见《红楼
梦资料丛书·续书·前言》）。研究的流派，愈分愈
细，恐怕也不下十几家了（参看韩进廉《红学史
稿》）。唯其如此，一种以研究《红楼梦》为目的的

“红学”便在世界上慢慢地形成起来了。
说也奇怪，一向敢为人先的湖南人，在续写

《红楼梦》与研究《红楼梦》两个大队伍里，很长一
段时间，似乎一直维持在“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
净”的冷落景况之中。

好些年前，我在湖南师大学报上读过一篇文
章，作者（也许是周寅宾教授）说自己很喜欢《红楼
梦》，想研究《红楼梦》，但“红学”名家主要在北京，
重要资料全被他们掌控着，重要观点也全由他们
提出。外边人写篇什么文章，找个地方发表，也是
难而又难。言外很流露了几分莫可如何的无奈。

2012 年，宗德先生请我为他的大著《邵阳历
代楹联鉴赏》写几句话，拜读书稿的时候（今书稿
已收入《邵阳文库》出版），有段文字，突然在我眼
前一亮，令我十分地惊异……

文字的大意是这样的：
明末清初，一个叫方以智的安徽桐城人，崇祯

进士。避乱到邵阳洞口。仓促间，在一座破旧的
古庙里借住下来，后来就干脆剃度为僧，与住持成
了莫逆。闲来无事，二人往往对坐在一盏如豆的
青灯之下，絮絮叨叨，以至于通宵达旦也兴犹未
尽。久之，庙里便传出一部书来，这部书便是今天
大家都爱不释手的《红楼梦》。

如此说来，《红楼梦》的作者岂不是方以智了？
湖南这块土地，实在也是一块神奇得几乎无

法解释的土地。屈原放逐湖南，一个空前伟大的
浪漫主义诗人就这样铸就了！杜甫漂泊湖南，一
个空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又这样打造成功了。
避难而来湖南的方以智，难道就不可能与屈原、杜
甫鼎足而三，跻身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最为辉煌
的白话长篇小说的巨擘吗？

但是，当我电询宗德落实这个问题的时候，宗
德的回答却是让我失望的。他说：“这段文字，已经
被我删掉了。”唉！太遗憾了！我立马追问：“还能
找到出处吗？”他说：“我是在网上见到的，网上的东
西时出时删，说不准的。”希望恐怕是很渺茫了……

但是说也真巧！从洞口往上走一百来里，有一
个城步县，县里出了个“红迷”，大名叫唐国明，湖南
师大中文系毕业后一头栽进岳麓山的深林里，没日
没夜地读《红》，如今他已回到城步，据说至今还间
或在网上发表“红”论！其执着可知。鲁迅先生说：
一个人，执着于某一件事，时间久了，总会有成绩
的。但愿鲁迅的吉言能助唐取得好成绩。

说来更巧！从洞口往下走一百来里，有一个
隆回县，也出了一个“红迷”。他姓肖，是个地地道
道的农民。我不知道他读过多少书，反正一部《红
楼梦》是烂熟于心的。

肖是我的朋友陈扬桂先生的近邻，到过邵阳
市。陈先生要他拜访过邵阳学院的教授傅治同，
也专程来师范访过我。我发现肖对《红楼梦》中的
男女情爱关心独多，近似入魔。他家人希望我们
能适当开导他，可惜我们回天乏力，无可如何。

陈先生说，肖尚健在，田边地头说的，照样全
是《红楼梦》，也是执着得可以的。

这两位长期浸淫在“红学”里的“红迷”，他们
的成就未必都可以称为“红学”。但两位不视“红
学”为畏途，坚持学习的精神却是可贵的。唐对

《红》书某些情节的理解，肖对《红》书某些感情的
体会，有些也还是可以供人参考的。

可喜的是，今日邵阳，“红学”这块园地，终于
有人开始在认真耕耘了。

首先，我想提一提武冈二中的一位语文老师
黄三畅。三畅原是作家。《邵阳日报》连续发表了
他十几篇关于“红学”方面的文字。大略一人一
说，一事一议，其言也小，其义也却时有可观。比
如，《贾敬其人》一篇，随意提出“别有意味”四字立
论，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贾敬其人”的“意味”为什么是“别有”的呢？
三畅先生说：

1.贵公子贾敬，弄个官当，坐等可得。可他偏
偏讨厌这个“坐等”，一定要凭自己的能耐去挣一
个“进士及第”的帽子戴在自己的头顶上。此其

“意味”之“别有”者一也。
易案：清初，为防满人汉化，高层曾一度禁止

满人参加科考。贾敬却偏偏去考，这一行为，显然
带有反抗现实的成份，非可等闲视之的。

2.所以如此，似乎他是立志高远，决心非干一
番事业不可了？但他却不，他什么也不干，干的只
是“一味在城外与道士们胡羼”的勾当。此其“意
味”之“别有”者二也。

易案：这可能又是今人常说的所谓“不合作主
义”的意思，也是一种反抗，不过是消极的。

堂堂其始，碌碌其终，这就是贾敬的所谓“别
有意味”！

三畅先生分析说：“贾敬的一生……是一场悲
剧。”而且，他还指出：“这个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
的，更是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从个性与社会两
方面来认识贾敬其人的“别有意味”，比较恰当，也
比较深刻。我为该文点赞。

研究《红楼梦》完全站在学术层面上的，当属
邵阳学院中文系教授傅治同先生。

2001年，傅教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治
同文存》，收“红学”论文两篇，主要是艺术欣赏。
十年之后，即2011年，他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了《治同文存续编》，增收“红学”论文四篇。数量
多了，质量也有所提高，后出转精，自然之理也。

经过著名红学家胡适先生的考证，《红楼梦》
的作者，基本上公认为曹雪芹了。

傅教授有一篇论文这样标题：《红学史上的三
个曹雪芹》。易案：从论文看，应是四个：

1.敦敏、敦诚兄弟的好友曹雪芹。
2.明义、袁枚笔下的曹雪芹。
3.兴廉（宜泉）的好友曹雪芹。
4.《红楼梦》第一回提出的曹雪芹。
以上四个曹雪芹，傅先生一一作了考证，资料

翔实，分析精辟，层层深入，步步推进，可称力作。
但是，论文最后却只能作出一个“不是结论的

结论”。为什么？因为四个曹雪芹，没有一个可以
坐实为《红楼梦》的作者而无可争议！傅教授甚至
还引用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晚年说的一句话正
告广大读者：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

此话近似调侃，实际却很含激愤。
易案：今年 4 月 14 日，《文萃报》四版选摘了

《海峡都市报》一文，标题曰：《俞平伯不谈〈红楼
梦〉》。非“反”也，是“不谈”也。不知傅教授引自
何书？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最末一句这样
说：“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俞先生
是否是持这种态度呢？

英国出了个莎士比亚，“莎学”研究者无不认
同这样一句话：“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就是说，“莎
学”中值得研究的问题多到几乎是没有极限，是

“说不尽”的了。据说，莎士比亚手写的一个英语
字母“O”到底是从哪个地方开笔的，有人也作了
研究。想来是“说尽”了吧？《红楼梦》中的问题“说
尽”了没有？我以为即使已经“说尽”了，可“尽了”
未必就“清了”。俞平伯先生早年说过：一部《红楼
梦》，越研究越糊涂（大意）。“糊涂”就是“不清”！
以作者的姓名“曹雪芹”为例，大家知道，“甄士隐”
即“真事隐”，“贾雨村”即“假语存”。一个在国外
研究红学的专家这样推论：“曹雪芹者，抄写勤
也”，根本不是作者姓名，而是一个抄书匠，谁“说
得清”呀？“说不清”，不如干脆“静默”？

青年傅治同很想写一部《红学概论》，但世事
纷纭，匆匆老矣，“很想”最后只好流为“空想”。在

“三个曹雪芹”一文中，傅先生开笔指出：“红学发
展了九十年”，老是“在不断强化胡适的结论”。这
意思是说：红学研究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门户之
见。傅先生还举了一例：著名学者戴不凡两次挑
战胡适的结论，但招来的是与戴“商榷”的文章三
十多篇，咄咄逼人，不可一世。戴未及答辩，即带
病辞世，其中原因是很值得红学界深思的。

傅先生到底是大学教授、省政协常委，说话为
文，顾忌较少。故讲到“红学”与“秦学”时（见《秦可
卿三题》），对“秦学”首倡人、大作家刘心武先生也
无多客气，说“（刘）著作有权威作序，所作的讲座有
央视转播，所写的文章有网络传播”，行文之间，抒
发了心中郁积很久的一些感喟与不平。与上引周
寅宾教授的文字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矣！

希望学术界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尊重，多一些
理解和谅解……

◆学林漫录

“红学”研究在邵阳（一）

易重廉
今年，是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三十周年。
不久前，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先生在

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及声韵时说：“坚持倡
新知古，双轨并行，稳步推进新声韵改革。作
为优秀的文化遗产，古韵理应保留，以传承其
中国传统诗词的基因。但时代在发展，特别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制定了推广普通话方
案，且一直在不断推进与完善之中。在整个社
会都使用普通话发音的当下，倡导新韵入诗也
是广大群众与诗词作者，特别是新生代诗词作
者的普遍要求，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好一个“倡新知古”！妙哉！
我是这样理解的。倡新，当下诗词创作

应大力倡导使用新声韵；知古，但凡吟诗作词
者都要了解古韵，即平水韵。

2015年金秋一个周末，我来到邵阳市诗
词协会会长张正清同志的办公室。两人论及
诗词两韵时，张会长深有感触曰：“习诗，不可
忘记平水韵。只有了解了平水韵，才能读懂
历史佳作，才能领略唐诗宋词的魅力。但是，
不一定用它。多年来，新旧两韵并用，到底哪
一种好呢？各人熟悉程度不同，嗜好各异，可
以任挑。我的策略是：知旧韵，用新韵。”两会
长不谋而合，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啊！

郑会长强调：“坚定走诗词改革之路。任
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不断变化扬弃的过
程，诗词的发展也不例外，也需要改革超越，
推陈出新……学习继承不是泥古仿古，食古
不化，追求古诗的原装原味。是要善于‘老瓶
装新酒’，运用前人所积累的艺术经验和创造
的艺术形式表现时代新内容。”说得很有道
理。杨逸明先生在《中华诗词》今年第二期卷
首语中说得更为明晰、深刻：“传承是必须的，
创新更为重要。不肯传承是偷懒和无知，不

肯创新是更大的偷懒和无知。”
今年5月，《中华诗词》登载了一个通知，

内容是这样的：“为贯彻党的十八大‘建设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精神，落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
理司联合中华诗词学会举办普通话韵诗词创
作征集活动。”活动主题如下：“为配合以普通
话为基础的‘中华通韵’研究制定工作，探索
和总结诗词创作实践的用韵规律，特举办此
次诗词创作征集活动。此次活动征集的诗词
要求以普通话语音系统为押韵依据。”

为了这一韵，多少吟者望眼欲穿。虽然
新声韵试了好几部，先《诗韵新编》，后《中原
音韵》，又《十三辙》，再《中华新韵》《现代新
韵》等等。但直至今天，没有一部由权威部门
批准、人们共同认可的新声韵。这下好了，念
念所盼之韵虽未谋面，但已闻声，目睹真颜之
期将指日可待。

有幸的是，中华诗词协会立下系列宏愿，
改善队伍架构，扩展队伍规模，培养诗词新人
等，公然提出实施“三个倾斜”。哪三个倾
斜？“向青年主体倾斜，向社区乡村倾斜，向大
中院校倾斜。”这是一个多么宏伟、实在、可行
的诗词大国之梦啊！有了“三倾斜”，加上“中
华通韵”，组建新生代诗词创作大军之伟业焉
能不成？

“倡新知古”，非常科学的四字，富有睿智
的四字，经特殊人才，特殊时机，站在特殊高
地振臂一呼，必然东风浩荡，云开雾散，迎来
国人满面彩霞。可以断言，两韵龃龉该休
矣！诗词创作扎根大众不远矣！无与伦比的
诗词大国必将傲然挺立世界的东方。

◆思想者营地

诗韵的倡新知古
姜 华

古人说，书犹药也，读书可以医愚。其
实，书籍作为一剂处方，不仅可以医治人，还
能够涵养人。

书能养静。在这个时代，人们常常热衷
于争高竞上的攀比，沉醉于推杯换盏的喧嚷，
很少能够愿意为灵魂辟出一方小小的栖息之
所，静下心来，与灵魂对话。读书，就是要养
出“静”来，养出一个人与清寂相拥相握的能
力。清茶在侧，书卷在手。或坐或立，或行或
卧。无论春和景明，疾风骤雨，无论日上三
竿，月落乌啼。目光流连之处，古往今来的奇
闻轶事，纷至沓来。其间的万千滋味，只有静
下来，才能品咂出个酸甜苦辣咸。

书能育真。真即真实，真诚，纯真，本真
也。在一册册典籍中，去发现真，感悟真，培
养真。从“言必诚信，行必忠正”到“诚者，天
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从“人无忠信不
可立于世”到“内不欺己，外不欺人”，圣贤之
人的智慧之语，振聋发聩，启人心智。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有了书籍养出这份
可贵的“真”，就等于征战沙场的将士有了所向
披靡的武器。拥有了这份难得的“真”，世间的
虚情假意，世间的阿谀奉承，世间的溜须拍马，
世间一切的丑陋与可鄙，就再没有隐遁之处。

书能怡情。生活不只是眼前柴米油盐酱
醋茶的苟且，还是远方琴棋书画诗酒花的诗
意。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要把有限的时间，
分配给手边似乎永远做不完的工作，也不要忘
记匀出一点边边角角的零碎时光，给书籍。读

点菜谱，读点言情，读点诗歌，读点小说。一本
书一种体裁，一本书一个世界。用慢悠悠的阅
读时光，唤醒蛰伏心底的种种情愫。或悲或
喜，有苦有乐，含泪含笑，失落满足，怅惘憧憬
……情感的跌宕起伏，摆脱了波澜不惊的沉
寂岁月，从此妩媚多情，别有风韵。

书能益智。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古
今中外，浩如烟海的典籍里，蕴藏了天地间的
大智慧。书，能将愚钝开化，让光明磊落取代
别有用心，让跌落谷底的自卑变成迎风飘扬的
自信。书，就是一双隐形的大手，拨开层层迷
雾，让人看到耀眼的太阳。读书的过程，就是
汲取众生智慧的过程。跟着书籍学做人，学做
事，学树德，学立志，学着用滚滚红尘里的正能
量，去安慰人，帮助人，成全人，度化人。

智者有言：“一日不读书，尘生其中；两日
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
书应该成为物质生活的一部分，读书必须内
化成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也惟有这样，一个
人的谈吐才会更加精彩，一个人的气质才会
更加迷人，一个人的性情才会更加温润，一个
人的智慧才会更加璀璨夺目。

“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静中念
虑澄澈，见心之真体；闲中气象从容，识心之
真机；淡中意趣冲夷，得心之真味；观心证道，
无如此三者。”卷帙浩繁，深邃如海，广博若
天。书籍能给予人的，又岂止是这些？读书，
是一生的事业，一辈子的要务。用书把自己
养起来，生命，从此别有洞天，韵味无穷。

以 书 养 清 心
蔺丽燕

摇出来的光影 刘玉松 摄


